
昨夜，我又梦到金川的大山，金川的

翠竹和校园里的孩子们了。那星星点点

的鹅黄色的山花，那层层的连绵不断的梯

田，那蜿蜒如飘带般的山路一直延伸到我

的梦里。

在离别金川的日子里，我何曾忘记在

金川这片大山里度过的日日夜夜，怎能忘

记那些纯朴热情真诚善良的山民呢？曾

养育了我4年的金川啊，我要怎样才能报

答你？我要再度走近你，亲近你。

在教师节来临之前，我驾车来到了我

曾工作生活过的土地上。看着眼前依然

熟悉的山林田园，看着旧貌未改的校园，

记忆瞬间将我拉回到20年前的9月初。

那天，我拿着教育局的一纸报到信，懵懵

懂懂地跟着王校长。一辆农用三轮车沿

着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蹦着前行。一

路青山连着青山，翠竹挨着翠竹，我的内

心除了忐忑就是惶恐。但一跨入没有围

墙的校园，迎面而来的是热情的师生，我

的心顿时被一股暖意包容。

山区的生活是清贫的，山区的夜晚是

冷清的。时间一久，难免向往山外的世界，

心也就浮躁不安分起来了。也是在那年的

深秋，一位老教师的事迹深深触动了我。

他就是王步宙老师。1968年毕业于温州师

范专科学校，却扎根在海拔700多米的对

坑小学30年，并最终将生命奉献给了教育

事业。那一年我写下了《待到山花烂漫

时》，立志将王步宙老师作为自己的楷模。

时光荏苒，20年转瞬即逝。如今，我

再次来到了号称瑞安西藏的对坑村，再次

站在王老师呕心沥血建起的学校门前。

校园四周，翠竹青青，稻浪滚滚，山路弯

弯，群山寂寂。教学楼里一片萧条，再也

没有了孩童活跃的身影，再也没有了琅琅

的书声。

我轻轻地拭去了蒙在王老师照片上

的灰尘，默默地说，王老师您再也不用跑

山路去做扩流生工作了，您再也不用为学

生垫付学费了。

湖光山色，岭上人家。金色田园，秀

美山川。如今，金川乡已与林溪乡合并组

成了林川镇。让我再望一眼金川，我要将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永远刻印在脑海里。

让我再一次深情地呼唤你，金川，你是一

条流金的河。从此，还会有金川吗？在离

别金川的日子里，我还能再梦到你吗？

凡名字者，皆有其必然的特定含意。

据《汉语词典》解释，名字，由一个或几个

字，跟姓合在一起，用来代表一个人，区别

于别的人；一个或几个字，用来代表一种

事物，区别于别种事物。“莘塍”作为一个

地方的名称，更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称呼，

并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与含金量。

“莘塍”两字，在汉语词义中蕴藏着别

致的韵味。“莘”与“辛”音同义合，是指植物

(草药)，泛指植被。“塍”就是田间的埂子，用

来分界并蓄水，又含有多而长的意思。“莘

塍”两字合在一起，便有了不寻常的意境：

几万年岁月的弥合，沧海桑田，织成了莘莘

绿洲，阡陌交错，形成了条条田塍；鸟语花

香，丁财两旺，衍生绵延，这就是东海之滨

的“莘塍”绿色平畴，镶嵌在温瑞塘河流域

的翡翠般宝地。“莘塍”作为地名，在地球上

是独一无二的，既没有雷同，又名实相符；

并带有殊异性，隐含着地方色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莘塍”是品牌，

是金名片；作为区域性的代名词，给予了

当地繁衍生息的子民，以更多诗意般浓郁

的现代意义。

以历代沿革史来看，明嘉靖时期称莘

塍庄，民国年间属莘塍乡，1946年置莘塍

镇；1949年9月改称莘塍乡；1950年8月

恢复莘塍镇建制；2011年5月，全市乡镇

区划调整，撤销莘塍镇建置，设立莘塍街

道。可见“莘塍”两字渊源已久，在历史上

从未间断过。

以革命斗争史来看，1926年中共瑞

安县委成立后不久，莘塍区委前身(东一

区)筹建；1928年5月莘塍农会、赤卫队相

继成立，并参与了6月29日的农民武装暴

动。1936年创办了“莘塍民众教育馆”，

由陈文征负责武术教练。1943年温州特

委书记龙跃，在莘塍区域活动。1946年

10月，陈文征以县委组织的名义，宣告

“莘塍区委会”成立。从此，莘塍以区级形

式，统辖下属各乡镇(其中包括莘塍镇)。

“莘塍”之名，根植人心。

以民风民俗史来看，“走遍天下，不如

莘塍塘下”。自唐至宋，莘塍是浙闽交通

要津、温瑞塘河的重要港埠，是瓯越文化

发祥地、江南鱼米之乡；更是浙南繁华的

商贸强镇，莘塍五香干、酱园酱瓜、豌豆

芽、米塑“抛樑”、糖囡儿、吹糖人、糖金杏

等工商品牌，皆名闻遐迩。以“莘塍高桥”

为中心的莘塍河街盛景，折射出千年辛酸

繁华，承载着兴败盛衰；各种庙会、祭祀、

划龙舟等民间活动，遍布莘塍乡村各个角

落，热闹非凡。

以行业演变史来看，莘塍人敢为天下

先，早在闭塞的农耕时代，他们的身影和

叫卖声，已遍及浙闽赣三省各地。如兑糖

客、摇货郎、补鞋人、弹棉师傅等，五花八

门、精彩纷呈的小商贩与手工业艺人，不

断在异地他乡陆续走俏，有“莘塍三百条

扁担走天下”之美誉。莘塍人“头发空

心”，信息快捷，走在“温州经济模式”之前

沿，才有后来的冶金机械、铝合金市场、塑

料、聚氨酯、服饰、鞋袜等现代化工商业。

以突出成就史来看，莘塍饴糖，最早

于清朝同治年间由华表村开始制作，后遍

布江南，跨出国门，远销东南亚；据说在法

国博览会上，仅有莘塍饴糖与青田小石雕

相媲美。在莘塍这片沃土上而今耸立着

蔡幼学、叶适、李毓蒙、夏鼐等名人纪念

馆，有钟灵毓秀的百年摇篮聚星书院、60

载风雨兼程的莘塍中学，及浙江省武术协

会陈文征武学研究组等，均以“莘塍”的名

义，枝生叶茂，长盛永恒！

莘塍，传承着厚重的历史，拓展着华

丽的未来，从东海之滨至万松山麓，与飞

云江相依，将是一片辉煌璀璨、崭新屹立

的热土。
晚膳用毕，不入书房读撰，换上一双

老北京鞋，去夜步。

如果是有月的夜，在杨柳河畔，独自

缓缓而踱，可享受这一片自然的寂寥和心

情的自由。夜幕因有了月的变幻，带给我

无尽的遐思。

满月的明辉，令人遥想2000年前那个

在铜镜前梳妆的娘子，在期待征人的归来

中慢慢变老，朱颜凋零。而大汉的盛世终

于没能为她留下夜夜思君的素笺。也许

弦月的纤纤之姿，可以让人的心思快乐起

来。像蛾眉的舒展，让明眸善睐更添情致

了，这是上弦月的美。而下弦时却又是另

一番情趣了，更像一位酣醉的隐士的嘴，

笑世间之人被名利所困而不知逍遥自

在。独独那半轮明月，让我想起那佝偻着

身子倚门而望的老人，眼前依然是看惯了

千遍、万遍的村头，只是不见远行的儿子

的身影。于是，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

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

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便涌上心头。又想

到这几日总是说忙，而忽略了去看望老母

亲，眼角竟有些湿润起来。

在月的朗照下，河水就像一幅长长的

缎子，却不见涟漪。白天里那碧绿的清

澈，此时都融进了天幕的色彩，更显凝厚

了。如果河边还剩下一些荷，却也不见摇

曳的风姿。只有当柳枝划过面颊时，才能

觉着有一丝风意。想起一次下乡，黄昏里

见一群淮鸭，在河水悠闲地游过时，突然

觉得我们人类竟要夜以继日地为名利而

追逐，不惜相互倾轧而获取名利，结果弄

得众叛亲离，实在是悲其苦而哀其贪。人

生为了这些身外之物，不舍放下，总想把

名利牢牢攥住，因之而日日烦恼。殊不

知，一切外物都是攥不住、带不走的，唯有

认见自性，了却名利之欲，才能脱离烦

恼。足见我们人类竟无动物的自由了。

如果，夜步于一个无月的夜，走在老

城一条弯弯曲曲的僻静小巷，却也另有一

番滋味。小巷多院子，所以院内屋子里的

灯光照不到巷子。而孤独的路灯，只是偶

尔拖长了我的影子，在影子前后的变化

中，让我独行时忘却日间的一切酬应，享

受自心的无念的适意。

拐过一个巷角，猛然被一束从窗口透

出的光惊扰，那无念的心又起了波澜，竟无

端地猜度起这窗内的情致了。其实，窗内

的人独酌于孤独也好，相拥于调情也好，浏

览于圣贤也好，算计于财利也好，权谋于升

迁也好，事奉于孝道也好，诸事又于我何

干。我只是我，此刻的念想就是无念。若

凡为都被外界惊扰，甚而迷惑，那么，夜步

则会平添许多烦恼，这非所望也。于是，生

了趋走之意。又一想，两物相忘方能成各

自所好，既外物于我无关，我也无关乎外

物，各处其位，各行其道，各得相安，又何必

趋走呢。心一下子得了自由了。

夜步，在能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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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致韵味的“莘塍”之名
■缪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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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群中写作
■金春妙

离别金川的日子
■叶文兴

夜步
■李浙平

陈立波陈立波摄摄

因为孤独，选择了写作。

原先的写作是自己跟自己对话，就像

棋王下一盘棋，找不到伙伴对弈就一人身

兼两职，托着腮帮子，一副大公无私的样

子，下了白棋再下黑棋。输赢都无关，享受

的是下棋的感觉，无论哪方赢，都极力博

弈。无独有偶，过年团聚在父母家，总见父

亲独自一人玩牌，游走四方，无论好牌烂牌

都极力想打出去。身边是孙辈嬉笑打闹的

声音。父亲享受着人群中的孤独，喧嚣中

的寂静，似乎早已参透，人生，欢闹是暂时

的，孤独才是永恒的。

写作，坚持久了，渐渐成了习惯，就像

睡眠，一切顺意天然。回首写作历程，效率

最高的，质量最好的竟然是在人群中写作。

只要出差，不管千里万里，随身携带的

是那台掉了漆的笔记本电脑。在绿皮火车

上、在高铁上、或在飞机上，习惯性打开电

脑，指尖跳跃，一行行文字在屏幕上排着长

队走来。窗外若是萧条肃瑟的旷野，文字

沾上了沧桑；窗外若是翻滚稠密的云海，文

字染上了浪漫⋯⋯我想象不出如果离开了

飞驰的速度，万米高空的翱翔，还会否产生

那些畅意的灵感或想象。

陌生的人群，能让脑子放空。记得一

次遭遇台风，在上海动车站等候6小时。

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踱步，因为陌生，顿

感无束，让心回到最初的单纯。于是找了

一个人群最密集的座位，把电脑架在膝盖

上，沸腾的人群成了我码字的背景。期间

两个聋哑人拿着纸牌来到我面前，伸手乞

讨，他们指着牌子示意我看看他们可怜的

身世。我放下电脑，十指飞速地翻动，打出

一串手语，询问他为什么年纪轻轻来此乞

讨。他惊讶我熟练的手语，一边向我致敬

一边离去。我的头脑中忽然浮现出若干年

前，多次出入看守所为一起聋哑人抢夺案

作手语翻译的情景。警察就坐在我的身

边，嫌疑人兴奋地用手语向我讲述看守所

里的见闻，看得出他孤独太久了，见到会懂

手语的“同类”，表达的欲望喷薄而出，不管

我是代表警方审讯的，还是帮助律师翻译

的，面对我他的心不设防。我想这大概源

于陌生的亲近吧。再次打开电脑时，我的

主人公换成了聋哑人，我不知道这些小说

日后能不能发表？但是有什么关系呢？享

受回忆的过程和创作的乐趣，把真实的人

生延展，虚拟不同的轨道，拓宽长度，加深

厚度，滞留车站的无聊变成人生的另一种

体验，不是很好吗？

在飞机上写作，你根本不知道下一刻

会写出什么？生活远比小说离奇和诡

异。我曾遭遇过不可知的旅途。那一次

乘坐从意大利米兰到西班牙马德里的航

班。飞机降落后，却出不了舱，广播里轮

流播放着英语和西班牙语的解说，我猜测

大概遇上了恐怖分子或者有乘客带了违

禁品。飞机上只有我和同伴是华人，根本

没办法向别人求证发生了什么？摊上这

样的事，只能随遇而安，我重新打开电脑

码字，当不能左右未知的命运时，选择写

作，让心安静下来。记得《泰坦尼克号》有

个镜头，当灾难来临时，那几个拉着小提

琴优雅赴死的老人给观众留下深刻印

象。既然命该如此，那就调整心态给世界

留一个美丽的背影也罢。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机舱门终于打

开。接站的侨领快急疯了，在我们到站的

前两天，西班牙刚刚发生枪杀路人事件。

飞机上的遭遇一直没有对朋友提起，因为

当什么也解决不了的时候，贸然提起只怕

徒添他们的担心。这些遭遇后来都成了我

创作的素材。

如今，我给手机配上了键盘，再也不用

带着笨重的电脑出行了，创作更便捷了，图

书馆，咖啡店，公园里，只要灵感来了，随身

掏出手机码字，那些文字时而带着书香，时

而飘着苦苦的咖啡味，又或带着公园里绿

色植物的清香驻留屏幕，连成一片，相亲相

爱。

偶尔，我到儿子寝室送日用品，寝室大

门和阳台门都打开，前后通风，啾啾的鸟声

传来，刺激着一连串往外蹦的词语，我来不

及回到百米之外的办公室，马上拿出手机，

翻开键盘开始码字。当广播响起悦耳的下

课铃声时，我的写作也结束了。伸伸懒腰，

啊，又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写作时光。


